原文：
请言其道：小针之要，易陈而难入。
说解：
序言之后，开始进入正文。但是，“请言其道”还不算是正文，只是一句承上启下的过场白，“小针……”以下，才是真正的正文。
首先明确一下这段正文的来历及其划时代意义。
由于《小针解》亦是从这句话开始，而与《九针十二原》同被编入《灵枢》第一卷，则据此可以得出以下背景信息：1，这篇讲述“小针……”的文字肯定出在《小针解》之先，则亦必然在《灵枢》的编撰之先；2,在被编入《灵枢》之前，其原标题乃为《小针》；3,在《灵枢》成书之前，这篇《小针》就已经被人详加注解，说明它曾在最初的针医爱好者中间私下流传并深受喜爱；4，既然为之注解的《小针解》都被编入《灵枢》（另有《针解篇》被编入《素问》），则《小针》作者的学术地位明显比其他《内经》作者高一个档次，那么应该算是当时针医学界深孚众望的大师级人物。
于是可以进一步推论：《小针》是最早的一篇针医学讲义，它的发布意味着针医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实乃针刺医学正式诞生的宣言；《小针》作者既是针刺技术的集大成者，又是针医理论的发明者，还是针刺医学的奠基者，对于针医这个行业而言，他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所以在当时的针医界享有盛誉、众望所归，实乃首屈一指的最高权威。
此所以总编辑把《小针》这篇文字作为《灵枢》（当时也叫《针经》）第一卷第一篇的正文。
下面分析这段话的具体涵义：

“道”，是由老子发明创造而为道家学者极力推崇的一个重要概念，概指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或者事物内在的本质。由这句“请言其道”，就可以知道，《内经》的作者群概属道家学派，所以他们才惯用道家的语言和概念。
明确《内经》的学术渊源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先秦学术流派很多，战国时曾发展到“诸子百家”，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特色理论，而所谓“特色理论”，无非就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分歧，甚至相反。所以，阅读古代典籍，最好先了解一下作者的学术渊源，以便准确判定其常用词语的特定内涵，进而真正理解其本意，否则，鸡同鸭讲，张冠李戴，徒然添乱。
然而具体到这句过场白，“道”其实是“第一”或者“开始”的意思。则“请言其道”，翻成白话就是：“请从第一开始说”。
须知“请言其道”是紧接着序言的“始于一，终于九焉”说的，这就是说，序言已经确定了“（这部著作）从第一开始，到第九结束”的排列顺序（最后的“焉”字，除了表示确定，还表示段落完毕）。那么，稍微停顿一下，以“下面就从第一（部分）开始说起”，作为承上启下的一句过渡，引出《小针》正文，是再自然不过的（现代人撰写论文仍然普遍采用这种过场方式）。只不过，古代论文讲究用词变化，忌讳重复，所以，他不能说“请言其一”，或者“请言其始”，而是用同等概念的“道”来代替“一”或“始”。
“道”，作为天地万物的终极本原，在道家创始人老子那里即赋予了“开始”以及“数量一”的涵义。只不过，老子的表述并不十分确切：有时候，开始的道似乎就等于一（比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有时候，开始的道又似乎小于一（比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时候，开始的道又似乎是个零（比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由此可见，老子的“道”存在着不确定、不严谨的缺陷。“道”究竟开始于什么状态（始于多少），连他自己都说不清，那么“道”究竟是个啥，也就无从认定。我们知道，老子正处在那个逻辑和理性逐渐萌生并迅速上升为普遍的思辨规则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无所谓传统，更没有权威，那么，很显然，如果不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给“道”固定下一个明确的开始数值，而任由其含混下去，道家学派迟早会陷入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那将意味着道家学派的彻底崩溃。
于是从庄子开始，先秦历代道家学者，都在尽力地修复这个缺陷。然而一直到西汉中期，道家学者才拿出了确切的修改方案，并且终于统一了认识：“道”就开始于一，不可能比一再小。
比如：
《黄老帛书·十六经》即明确指出：“一者，道其本也。”其实也就是“道本始于一”的意思。 

《淮南子·天文训》则表现得更为果敢坚毅（我没有夸张，做这种数典忘祖的事情确实需要一种毅然决然的勇气），索性把老子的“道生一”擅自修改为“道曰规，始于一。”
关于“道”从庄子到淮南子的漫长修复改造过程，由于篇幅太大，这里不能一一细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正是由于重新修订了“道”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了道家理论的严密和完整，西汉的道家学派这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才可能一跃而成为西汉初、中期的主流学派，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显著的贡献，而《黄帝内经》只是其众多成就的其中之一。
这种“道始于一”或者“道就是一”的观念，一直蜿蜒到东汉。比如，许慎著《说文》，也仍然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怨沸腾，而神道大兴，遂把老子对“道”的各种不合逻辑的混乱说辞统统翻了出来，而黄老道确立的理性定义反被抛之脑后。是以魏晋之间，“道家”旋即沦为“玄学家”，从此一味讲求虚无，而背弃了道家求真务实的传统，以至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荒诞无稽，最后终于以太上老君取代了老子，蜕变为宗教。虽然这些都是后话、闲话，但是却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魏晋以降，以迄于今，所谓的“中医学”，一直恪守在《内经》与《伤寒》的框子里，再没有丝毫的进步。
既然《内经》作者都属于西汉时期的黄老道学派，他们心目中的“道”与“始”与“一”当然是确凿无疑的同等概念，完全可以相互替代，故接续于“始于一、终于九”之后的“请言其道”，其实就是很普通很平实的一句过场：“下面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说起”。
“要”，当然是要领、纲要的意思，故“小针之要”就是针刺治病的理论纲要，也可以理解为针刺医学的基本原理。但是请注意：这个“小针之要”是非常明确地以“第一”的名义编入《灵枢》的，而这个“第一”并非仅仅排列在前的意思，而是暗合着天地开始状态的那个“道”，所以《灵枢》又有“一以法天，二以法地……”的一套解释。于是可知，《灵枢》总编辑在排列文章顺序的时候，就已经赋予《小针》作为全书灵魂和中枢的涵义，而其它篇章的一切论述，都必须以《小针》为依据，也只能围绕着《小针》来展开。 

“小针”与“微针”并不是同等概念。盖序言中的“微针”乃相对于“砭石”而言，是指质地优良性能优异的金属针具，而此处的“小”却只能相对于“大”而言，故“小针”其实是特指体形较小的金属针。我们已知《灵枢》推出“九针”之意在于废除砭石，推广普及金属针具，则“九针”固可统称“微针”，然而我们看本篇后文条列“九针之名”，其中赫然有“大针”在内，于是可知“小针”实不能囊括“九针”，因此亦必不能等同于“微针”。
不过，遗憾的是，“小针”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何等金属、何等式样，《小针》（以及《灵枢》各篇）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明，读者只能揣测，而无从查证，因此，“小针”的具体形制就成了一个谜。那么，很显然，假使某人认真通读了《小针》之文，并完全领会、掌握了其内容，也仍然不知如何效仿，所以归其还是白搭。
然而这正是《小针》作者的用心——他想以举办讲座（散发讲义）的方式宣扬和推广针刺医学，却又不想让听众和读者轻易掌握针刺技术，所以在涉及到关键性的技术时，总要使用一些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的词语。这其实是一种矛盾心理。
须知古代的工匠行当有一条公开的明确规定，即“传内不传外”（后来又演变为“传子不传女”）。这项规定的实质，就是对技术严格保密，禁止向任何外人传授任何技术。于是我们看到，古代的工匠师傅对技术确实非常保守，非拜师入行，绝无转相授受之可能，特别是关键性技术，更是秘而不宣，宁肯烂在肚里，也不让外人知晓（请参见干将铸剑的故事）。
实际上，即使是师徒之间，徒弟行过拜师礼，业已进入行业内部，师傅本有义务向徒弟传授手艺或技术，然而最多也只是传授些基础性的东西，真正关键性的诀窍，却是轻易不传（请参见纪昌学箭的故事）。
那么，可想而知，凡日常言谈涉及某项技术的关键处，必然是含糊其辞、虚以应对。
现在我们知道，技术保守其实是人类的通病，外国工匠亦是如此。所以现代人特意为工匠行当制定出一套《专利法》，以确保其拥有一定的技术垄断权，名曰“保护知识产权”。
毫无疑问，古代的民间医生就属于工匠师傅一类，所以在传授医技方面也必然抱有同样的心理。
然而《小针》作者还不是一般的工匠师傅，作为针医创始人，他掌握着针刺疗法这门新技术的全部知识产权，而针具的具体形制，又是这门技术中最重要的专利发明，因此，他在讲述这些问题时肯定会慎之又慎。只不过，既要推广普及针医，就得大力宣传针刺疗法的神奇疗效，那就必须谈到针具的名称和式样，而为了防止外人模仿，于是就提出了一个含糊其辞莫可究诘的“小针”。
盖针具的材质、式样、种类和具体操作，非言语文字所能说明，必亲眼目睹，否则永远也闹不清。然而若要老师傅（专利持有者）现场示教，那就得履行一套正式的拜师手续，还要经历一番严格的考察过程。用古代工匠师傅的行话，拜师之前就叫“非其人毋传”，拜师之后就叫“得其人乃传”（另请参见孙膑、庞涓拜师鬼谷子学兵法的故事）。
因此，拜师入行，实乃古代工匠师傅传授技艺的唯一途径，而招揽吸收更多的年轻学子拜师入行，以扩大针医的组织规模，壮大针医的势力，实乃《小针》作者开办针医讲座发布针医讲义的唯一目的。我们学习《小针》，务必明白作者的这个心理，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讲授到具体技法时总要兜圈子，尽说些含含糊糊语焉不详的半截子话。
另外，实际上，这套丛书当初之所以名为《内经》，就是因为这本是针医师傅（《小针》作者及其同道）对内部人（包括黄老道学派的、加入针医组织的，以及门人弟子们）所撰写的讲义。也就是说，古人所谓“内经”，其实是“内部讲义”的意思，就相当于现代的“内参”，其本身就有严禁外传的保密含义。然而看他在内部讲义中还尽说些含糊其辞的话，说明他对这些内部人也不放心，仍抱着防范保守的心理。于是可以想见，《小针》作者的警惕性有多么高，其保密意识是多么的强烈。
然而古人在技术保密方面还不至于使用狡猾奸诈的欺骗手段。所以，类似“小针”这种名称，只不过是含糊笼统，令人难以捉摸而无法仿制罢了，却并非凭空虚拟的伪概念。实际上，在《小针》作者看来，真正具有通经脉、调血气作用的只是九针中的鑱针、锋针、毫针等等形体短小纤细之针，故把此类针具含糊笼统地称作“小针”，亦即针医日常所用之针；而九针中的大针、长针、铍针等等又粗又长的针具只能用于某些特殊症状的治疗，却不能用于通经脉、调血气，故而也不能作为日常所用。因此，所谓“小针之要”，其实就是指针医日常用以治疗常见疾病的要领，当然也就相当于针刺治病的基本原理。
我们再看现代针医日常所用，无非毫针、三棱针、梅花针三种，即治疗常见疾病的所有针具，其实这些就属于形体短小纤细的“小针”，而又粗又长或者形如刀剑的异型针具则已经极为罕见。这就说明：虽然“小针”原本是一个没有具体形象的模糊概念，但由于它是针医日常治疗的必备针具，而临床应用非常广泛，反倒是历代因袭，没有失传；而“大针”、“长针”、“铍针”等等较大型的针具，尽管《灵枢》有具体的样式说明，终因临床适应症的专一和独特，而历代鲜有应用者，反倒是失传了。
其实到了总编辑编撰《灵枢》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针具的具体式样，单靠“小针”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根本无法保密，另外，总想着保密，无异作茧自缚，非常不利于针医事业的长足发展。所以总编辑痛下决心，干脆放弃对内保密的企图，索性把针具的样式完全公开，于是才改用语义明确的《九针》作为醒目的标题，换掉了含糊不清的《小针》标题。而且，我们还看到，总编辑果然在正文中间增加了一段关于“九针”的具体名称和式样的说明。
很显然，当总编辑毅然修改标题并增加九针内容的时候，已经离《小针》的发布有些年头了。这个时候的《小针》作者或者已经死亡，或者也已经意识到过于保守对事业的不利后果，而一改往昔的保守心理，认同了这种开诚布公的教学方针。
然而我们仍须对总编辑的开诚布公保持清醒。无论如何，只要是工匠，就不可能把自己的技术和盘托出而毫无保留，其中必然隐瞒了若干关键的部分，以留作身价的保证。现在的小学生搞个微不足道的小发明，还要申请注册，保留权利，便可见一斑。
下面来看“易陈而难入”暴露出的问题。
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已经接近于白话，它的意思就是：（针刺治病的原理）说起来容易，但被人理解、接受却相当困难。“入”在这里显然是（被人）接纳的意思。
乍看这话，无非是显摆自己的学问有多么多么玄妙深奥，一般二般的人理解能力太差，根本就接受不了。因此，这话中明显带有一股自卖自夸、自吹自擂的庸俗气，那本是最易招人厌烦的，而作为大师级人物，说这种俗不可耐的话，其实毫无必要。不过，我们也能理解，自鸣清高、自命不凡，正是道家学者的共同特点，从老子、庄子算起，概莫能外。
然而这话还有扭扭捏捏矫揉造作的毛病。因为，作为一位道家学者，本应信守“无为”、“自然”，诸事由道，莫可强求。则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顺其自然，而不会勉为其难。那么，既知其“难入”，还很勉强地再三去“陈”（他肯定早就“陈”过，而且应该不止一次，否则不可能断言“难入”，那么现在至少也是第三次“陈”了），这就违反了“无为”、“自然”的信条，于是陷作者于悖论之中。因此，这句话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毫无道理，说了反不如不说为好。
还有，无论如何，“易陈而难入”，这只是一句纯粹抒发个人感情或者表示感慨的话，对于阐述针刺治病的要领（小针之要），并无任何作用，也无丝毫帮衬。那么，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在正规的学术讲义中首先抒发一通与学术无关的个人感情呢？如果考虑到该作者固有极尽简练的叙述风格，完全可以用惜字如金来形容，则愈加显得不合逻辑。
如此看来，这话中势必另有隐情，所以有必要深入分析：
实际上，这句话恰恰表明了，《小针》作者和针刺医学在发轫伊始遭遇的尴尬处境。因为，很显然，此所谓“难入”，不过是自我解嘲的遁词，说白了，其实就是大多数人都不买“小针”的账；或者，虽经反复宣传，大力推荐，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仍然不承认针刺理论、不肯接受针刺治疗。否则的话，“难入”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这句话主要还是《小针》作者毕生从事针医的总体感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发明创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畅通无阻，而是历尽坎坷、饱受挫折。如果仔细揣摩这句话，应该不难想象：实际上，也只有在针刺疗法长期遭受广大民众的误解和冷落，以致针医这个行业一直争取不到最基本的市场份额，而作为针医创始人和从业人员的作者感到非常悲观沮丧几近绝望的情况下，他才会发出“易陈而难入”这种自慰式的无奈之叹。
同时，我们还不难想象，在一个以专制独裁为明规则、以阿谀谄媚为潜规则的社会里，歌功颂德、歌舞升平乃是社会的主旋律，根本容不得大破大立的异议之音，故凡有真才实学而志于改革发明者，其人生历程都会有类似的结局——失落和无奈。只不过，这样的结局对于原本胸怀大志心雄万夫且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小针》作者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所以一提起“小针”就不由得唉声叹气。
再者说，毕竟金属针具刚刚发明不久，针刺疗法（注意：作为一种医术，这是指用金属针刺入人体肌肤以治疗内科疾病的方法）在当时社会的大多数人还属于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尽管《小针》作者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针医先驱，他自己（可能也有几个志同道合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也通过显著的疗效证实了这种新式疗法的优越性，然而传统医疗观念毕竟根深蒂固，旧的风俗习惯不会轻易动摇，而保守势力对新生事物必然会发自本能地怀疑和抵制，则新式疗法不但遭到文人士大夫的一致鄙薄和非难，就连医务界同行也多持疑忌态度，乃至说三道四，冷嘲热讽，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无主见，更无话语权,实难指望。所以就《小针》作者当时的境遇来看，针刺医学在普及推广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综合上述分析，再根据《小针》作者的学术成就，便可以遥想其当年伏案执笔时的愤懑之情：盖自髫迄壮，献身针道，潜心发明，终于自成一家，足堪彪炳千秋。然而天妒英才，时不我与，虽潜龙在渊，终壮志难酬。及至暮年，忧泰山将颓，针道不传，乃开课授徒，举办讲座，亦属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而已。然方将开言“小针之要”，又禁不住感慨万千，心潮跌宕，既愤世嫉俗，又顾影自怜。故此一句“易陈而难入”，充满惆怅悲凉之意境，实乃情绪激动难以自已的牢骚怪话，而读者未可当真也。
